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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之间一直

维持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是美苏对抗时期，还

是苏联解体后，双方的竞争均多于合作。然而，页

岩革命后，面对美国页岩油生产与出口的强劲增长

趋势，同为传统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的俄罗斯与欧

佩克国家选择联合应对、抱团取暖。国际石油市场

格局日益演变为俄罗斯、欧佩克与美国三足鼎立的

局面。

历史上俄罗斯与欧佩克的关系

20 世纪 70 年代，阿拉伯产油国对西方国家实

行石油禁运，由此导致二战后全球最为严重的两次

石油危机。而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联开始深度融入

国际石油体系，其石油开采中心逐渐从伏尔加—乌

拉尔地区转向西西伯利亚地区，石油产量大幅增

加。1970—1975 年间，苏联石油产量从 3.4 亿吨增

至 5 亿吨，[1] 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

国。同时，由于阿拉伯产油国的石油禁运，苏联迎

来了向西方国家大量出口石油的契机，开始与欧佩

克争夺市场份额，争当西方国家石油供给的“可靠

伙伴”。[2] 石油出口日益成为苏联外汇收入的重要

来源。1970—1984 年间，燃料能源在苏联出口结

构中的份额从 15.6% 增至 54.4%，出口收入也从 18

亿卢布增至 405 亿卢布。[3]

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国际能源市场

价格发生“反向革命”，苏联经济对石油出口的高

度依赖成为其国家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受国

际油价波动冲击，苏联外汇收入骤减，贸易条件

急剧恶化。[4]1985—1990 年间，苏联石油和石油产

品的出口额从 282 亿卢布降至 156 亿卢布。[5] 而

1986—1988 年间，苏联因国际市场能源价格下跌

导致的出口收入损失达到 400 亿美元左右。[6] 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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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使得严重依赖石油出口创汇的苏联经济遭受沉

重打击。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欧佩克之间关系的发

展并不顺畅。俄罗斯和欧佩克主导国沙特的发展都

严重依赖石油，而且两国都将能源事务列为本国外

交政策的中心，尤其是将石油视为实现本国政治目

标的重要工具。这导致俄罗斯与欧佩克之间竞争多

于合作。在应对油价下跌时，俄罗斯具有强烈的搭

便车动机。在冷战后近 30 年的三次油价震荡时期，

欧佩克均试图与俄罗斯达成减产协议，但最终俄罗

斯都未采取实质性行动。[7]

俄罗斯与欧佩克的首次合作可能性出现在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这次危机引发全球

石油需求降低，促使欧佩克首次寻求与俄罗斯合

作。由于国际油价从 1997 年初的每桶 25 美元降至

1998 年底的每桶 10 美元，欧佩克呼吁其成员国与

非欧佩克产油国同时限制产量。1998—1999 年间，

欧佩克连续三次进行深度减产，共削减配额 420 万

桶 / 日，减产幅度达 16.5%。尽管俄罗斯承诺减产

总量的 7%（相当于每天 10 万桶），但实际上，其

石油产出在 1999 年后半年持续稳步增长，而驱动

石油产出增长的，主要是尤科斯和西伯利亚石油公

司等私营石油公司。[8]

俄罗斯与欧佩克的第二次合作可能性出现在

2001 年。由于“9 • 11”事件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国际油价一路下跌，从每桶 36 美元降至 20 美元。

为抑制油价下跌，欧佩克承诺，如果非欧佩克产油

国能够实现日减产 20 万桶，它就将每天减产 150

万桶。俄罗斯对此并未回应。相反，2002 年，俄

罗斯石油日产量升至 730 万桶，超过沙特成为世界

最大石油生产国。同年 7 月，俄罗斯正式宣布退出

“限产保价”计划。[9]

2019年5月19日，欧

佩克成员国及非欧佩

克产油国代表在沙特

阿拉伯举行会议，讨

论石油市场状况和欧

佩克主导的减产协议

的执行情况。图为在

沙特阿拉伯第二大城

市 吉 达 ， （ 从 左 到

右 ） 委 内 瑞 拉 能 源

和 石 油 部 长 曼 努 埃

尔·克韦多，欧佩克

秘书长巴尔金多，沙

特阿拉伯能源、工业

和矿产资源部大臣哈

立德·法利赫，俄罗

斯 能 源 部 长 亚 历 山

大 · 诺 瓦 克 出 席 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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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欧佩克的第三次合作可能性出现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油价大跌的时期。在危机

爆发后仅仅 6 个月内，国际油价从每桶 147 美元降

至每桶 39 美元。这一时期，欧佩克加大与俄罗斯

的互动。时任俄罗斯副总理伊格尔 • 谢钦作为观察

员多次参加欧佩克会议。2009 年，欧佩克宣布日

减产 420 万桶，但俄罗斯并未有减产行动。

俄罗斯与欧佩克之间的竞争关系导致二者难

以就石油产量结成联盟并在“限产保价”战略上形

成合作关系。[10] 实际上，受限于金融实力和经济

地位，俄罗斯不得不将自己定位为国际石油市场的

“价格接受者”和“石油—美元”体系下的规则接

受者。[11] 在俄罗斯看来，欧佩克尤其是沙特肩负

着通过对石油市场做出反应并削减产量实现市场

再平衡的责任。因此，俄罗斯更倾向于让欧佩克减

产，自己搭乘油价上涨的便车。究其原因，一方面，

俄罗斯政府的财政预算根据国际油价制定和修订，

因此，任何与石油有关的投资活动的收缩都将导致

其财政收入减少，甚至可能陷入财政困境；另一方

面，俄罗斯石油行业身处率先被私有化之列。私营

石油公司往往能够成功绕开俄罗斯石油运输系统，

通过铁路、驳船和卡车等各种渠道，将石油运至国

外。因此，客观上讲，俄罗斯政府既无意愿也无能

力与这些石油寡头达成减产协议。经过三次未实现

合作经历后，长期奉行“限产保价”政策的欧佩克

也担心自己减产留出的份额被俄罗斯等非欧佩克

产油国填平。

此外，凭借丰富的石油储备和日益强大的石油

生产和出口能力，俄罗斯大力拓展石油外交，扩大

自己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力，这直接威胁到欧佩

克的传统主导地位。一方面，俄罗斯积极改善与西

方国家关系，寻求与美国和欧洲扩大能源合作。根

据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最初预测，北美市场是俄罗斯

能源出口最具前景的目标市场之一，其中，西西伯

利亚—巴伦支海输油管道项目特别是施托克曼油气

田是俄美能源合作的主要方向。另一方面，东西伯

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的开通极大地扩展了俄罗斯

与东北亚国家的石油贸易规模，提升了俄罗斯在东

北亚能源市场上的地位。2014 年，俄罗斯分别成

为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第三、第四和第七大石油进

口来源国，三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分别占其总进

口比重的 11%、8% 和 4%。[12] 随着俄罗斯等非欧

佩克产油国生产和出口份额的不断上升，国际石油

市场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欧佩克影响力不断下降。

市场参与国的大量增加，促使国际石油市场逐渐从

垄断转向竞争。

页岩革命背景下

俄罗斯与欧佩克的新型关系

进入 21 世纪，世界并未如普遍预测的那样陷

入能源短缺困境，相反却进入了全球能源相对充足

的时代。[13] 无论是俄罗斯还是欧佩克国家都未能对

美国页岩革命的深远影响做出正确预判。这些传统

产油国被持续多年的高油价所迷惑，对传统能源权

力过度自信，由此忽视了全球石油市场的供需基本

面由紧平衡转为渐宽松的发展趋势。[14]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

技术促使美国页岩油被大规模开发。2010 年后，美

国页岩油产量迅猛增长。2012—2014 年是美国页岩

油开发的繁荣时期。尽管 2014 年国际油价下跌导

致页岩油产量降低，但至 2016 年底，美国页岩油

产业成功渡过低迷期并明显回暖。根据美国能源信

息署预测，至 2035 年，页岩油产量将达到 1100 万

桶 / 日，占美国石油总产量的 66%。[15] 美国页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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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迅猛发展带来世界石油市场的结构性变化。2017

年，美国超过沙特成为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国，俄罗

斯则退居第三。随着长达 40 年的石油出口禁令被

取消，美国页岩油不仅强力挺进世界最大和增长最

快的亚洲市场，甚至出口至传统产油地中东地区。[16]

页岩油潜力的释放增加了美国影响国际油价

的市场权力。美国页岩油不断挤压欧佩克和非欧佩

克传统产油国的市场份额，其更具弹性的石油供给

曲线降低了欧佩克“限产保价”政策的有效性。美

国页岩油产业主要由中小型石油公司组成。作为国

际石油市场的“机动生产者”，这些公司的边际成

本和边际利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石油价格的波动空

间。当作为卡特尔组织的欧佩克协商减产并促使全

球油价升高时，页岩油生产商迅速提升生产能力，

缩短了传统产油国“限产保价”模式的受益时间。

而当油价低迷时，页岩油生产商又迅速削减投资实

现减产并规避损失。这种来自国际石油市场层面的

结构性冲击使得欧佩克的传统“限产保价”政策难

有作为。

自 2014 年 6 月起，布伦特原油价格从 115 美

元 / 桶急剧下滑，半年内跌破 50 美元 / 桶，2016

年 1 月跌至 27 美元 / 桶的低谷。沙特应对美国页

岩革命冲击的最初想法是通过扩大原油产量压低油

价将美国页岩油逐出国际市场，自己重新占据垄断

地位。2014 年底，欧佩克部长级会议决定继续“冻

产”，维持现有石油生产规模，并于 2015 年和 2016

年期间多次持续“冻产”。然而，欧佩克“以不变

应万变”的策略并未奏效。低油价不仅未能实现打

压美国页岩油的初衷，反而导致其成员国财政状况

持续恶化。

面对美国页岩油产量增加的压力，欧佩克与俄

罗斯产生推进合作机制化的动机。全球能源格局的

结构性变化导致欧佩克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同时，

欧佩克内部矛盾重重，政策协调与集体行动能力下

降。在这种情况下，欧佩克决定改变策略，寻求与

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建立战略联盟。在俄罗斯

方面，“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制裁和油价下跌导致

其能源产业面临困境。美欧对俄罗斯制裁不断扩大

至新的企业和行业，而俄罗斯石油公司难以在海外

获取融资。面对 2014 年 11 月以来国际油价的大幅

下跌，沙特与俄罗斯越来越认识到，任何有效的减

产协议都必须是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之间的集

体行动。

自 2016 年开始，由于俄罗斯与沙特之间的频

繁互动，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开始从“合作冻

产”走向“合作减产”，并产生了“维也纳联盟”

减产协议。目前，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已达

成两次减产协议。第一次是 2016 年底，欧佩克与

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 15 年来的首个联合减产协议。

该协议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其中，欧

佩克国家减产 120 万桶 / 日，非欧佩克产油国减产

60万桶 /日，合计减产 180万桶 /日。2017年 11月，

沙特和俄罗斯再次达成协议，将减产协议有效期延

长至 2018 年底。第二次是 2018 年 12 月，减产联

盟决定继续减产 120 万桶 / 日，其中，欧佩克国家

减产 80万桶 /日，非欧佩克产油国减产 40万桶 /日，

自 2019 年 1 月起执行，时限为 6 个月。[17]“维也

纳联盟”促使国际油价进入持续稳定回升通道，国

际油价从 2017 年下半年之后不断走高。

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签署“合作协议”之

后，双方合作开始向正规化和机制化方向发展，具

体包括建立起欧佩克—非欧佩克产油国联合部长

级监督委员会、联合技术委员会监督协调和市场监

测机构。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部长级会议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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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与欧佩克国家部长级会议同时举行的重要磋

商机制。此外，沙特与俄罗斯之间高层互动频繁。

2017 年 10 月，沙特国王萨勒曼访问俄罗斯，两国

关系进入新阶段。在油气产业投资上，沙特阿美石

油公司计划投资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2018

年 3 月，沙特和俄罗斯称正考虑签署为期 10—20

年的长期减产协议，将“维也纳联盟”的短期减产

协议变为长期“减产合作联盟”。俄气石油公司强

调，欧佩克—非欧佩克产油国关于石油市场的合作

协议应当成为一个恒定机制，使其成为策略规则的

一部分。沙特能源大臣哈立德 • 法利赫称，欧佩克

提议俄罗斯成为该组织的观察员国。2019 年 6 月，

普京在日本大阪 G20 峰会上宣布与沙特王储萨勒

曼达成共识，同意将“欧佩克 +”协议持续到 2020

年。在随后的维也纳会晤上，欧佩克正式与俄罗斯

及其他石油生产国签署一项长期协议，以促进稳定

石油市场和价格的合作。减产协议的常态化和机制

化将重组影响国际油价的传统力量。沙特和俄罗斯

联手打造“欧佩克 +”机制并在其中扮演双重核心，

其目的是扩大能源话语权，获取更大的石油垄断利

益。目前，“欧佩克 +”机制成员国包括欧佩克成

员国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曼、阿塞拜疆、巴林、

文莱、赤道几内亚、马来西亚、墨西哥、苏丹和南

苏丹等国。“欧佩克 +”机制下的石油总储量约占

全球总储量的 80% 以上，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

60% 左右。凭借这一石油规模，“欧佩克 +”机制

下的联合减产行动将比以往任何欧佩克与非欧佩克

产油国之间的协商减产更加有效。

 “欧佩克 +”机制的未来前景

页岩革命后，美国在世界能源格局中角色的转

变引发了世界能源市场与地缘政治格局改变的“系

统效应”。[18] 目前，国际石油市场已形成美国、俄

罗斯与欧佩克三足鼎立的局面。“石油三角”格局

中任何二者之间的竞争与合作都将影响国际石油市

场格局的演变。

美国一直将对外能源依赖视为其战略弱点，积

极推进“能源独立”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

后出台“美国能源优先计划”，其核心是通过发展

化石能源谋求全球能源格局主导权。2018 年 3 月，

美国能源部长里克 • 佩里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能

源新现实主义”，即美国在“能源独立”的基础上

向全世界出口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其实质是进一

步追求“能源统治”这一新的战略目标。

2018 年以来，特朗普曾多次就“蓄意操纵”

国际油价走势向欧佩克提出抗议。在特朗普看来，

“欧佩克 +”机制下沙特与俄罗斯的联合减产行动，

已经妨碍美国协调与传统海湾盟友之间的安全关

系。2018 年 12 月，美国 4 名参议员联名提交了“反

石油生产和出口卡特尔”法案（NOPEC）。2019 年

2 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该法案，而其能否得到两

党一致支持尚不确定。实际上，该法案早在 2000

年就被提出，但一直受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

政策中心主任博尔多夫曾表示：“特朗普与以往的

总统不同，他更有可能签署此法案。”[19] 法案一旦

生效，欧佩克将被美国界定为非法的卡特尔组织，

美国政府将可以起诉欧佩克操纵能源市场，这将对

欧佩克减产行动产生实质性打击。

作为对这一举措的回应，沙特威胁称，倘若美

国国会通过 NOPEC，沙特或将撕毁 1974 年达成的

石油美元协议，用其他货币取而代之。石油美元计

价机制使美国能通过调整国内货币政策影响甚至操

纵国际油价。如果沙特弃用美元结算石油贸易，这

无疑将动摇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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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降低美国对世界贸易的影响，削弱美国对其他国

家进行制裁的能力。

面对美国在国际能源体系中地位的增强，俄罗

斯与欧佩克之间的制度性合作趋势具有明显的危机

驱动特征。欧佩克的未来命运已经不完全掌握在自

己手中。2019 年 1 月卡塔尔正式退出欧佩克，不

仅表明欧佩克内部出现了深刻裂痕，而且折射出美

国加强对能源地缘政治核心区的争夺、欧佩克影响

力下降的国际格局调整。[20] 欧佩克影响力的发挥离

不开其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的通力合作，特别是俄罗

斯在“限产保价”策略上是否配合对欧佩克作用的

发挥具有关键影响。但同时也应看到，沙特与俄罗

斯之间追求的地缘政治目标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彼此

竞争，这一内在矛盾决定了双方未来合作的不确定

性。页岩革命背景下俄罗斯与欧佩克关系的走向值

得持续关注。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页岩革命背景

下的美国能源权力及其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 ：

19BGJ03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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